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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三被告都认为自己不该赔
公交公司认为，他们把车租给了崔某，根据有关规定，

应该由实际使用人崔某承担赔偿责任。“我们给每辆车都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也应该赔偿。我们公司是没有任何

责任的。”

车主崔某认为，事故发生时，是司机梁某驾驶的车，梁某

也因此获刑了，“我没有责任，也不应该让我赔”。

保险公司认为，车主购买的交强险、商业三责险，这些险

种只对肇事车及其车上以外人员的损害进行赔偿，而死者死

亡时是乘客，按照有关规定，不应当负赔偿责任。这是车内的

事，应该让公交公司赔。

庭审持续了将近6个小时，没有结果。

焦点一：死亡赔偿金按啥标准赔？
薛老汉妻子王女士说，薛老汉是 2008年 5月份来郑州一

家学校做后勤工作。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郑州居住满一年，则按城镇

标准进行赔偿，即能获得 26 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若不
满一年，则按农村标准进行赔偿，只能获得 8 万多元的
死亡赔偿金。

薛老汉在郑州工作是满一年的，且有其生前所在的学校
负责人说法为证。

该负责人证实，薛老汉是 2008年 5月份去学校上班的。
但因为是民办学校，开工资都是发现金，没有发工资记录。

而公交公司、保险公司、崔某等人也对薛老汉的工作时间

等问题寻找证据。经过询问薛老汉的邻居们，有的说他是

2008年 5月、6月出去打工的，也有人说是八九月份出去的。由

于时间太长，大家都记不清了。

公交公司、保险公司、崔某坚持认为，薛老汉的死亡赔偿

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赔。

焦点二：扶养费、精神损失费该不该赔？
王女士说，她常年体弱多病，家中全靠薛老汉挣钱。

现在人没了，她也没了任何经济来源，被告应该支付她

22583元扶养费。

三被告认为，王某才60岁，还有劳动能力，况且还分有责

任田，有经济来源，不应该赔偿扶养费。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三被告一致认为，司机

梁某因交通肇事罪已经被判了刑，不应该再赔偿王女

士精神损失。

王女士的代理人说，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精神及相同案

件的判例，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不应当影响向其他被告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线索提供 崔娟娟 晓明

“让我前妻寄点钱”
出来时“狱友”托他办事
办完后，他又“进去”了
□晚报记者 鲁燕

紧急追捕
今年 5月 8日 12点钟刚过，一

辆警车突然停在了郑州大学新校
区南门口，车门打开时，只见一名
中年妇女迎了上来。

在她连比带画地说了几秒钟
后，两名便衣警察就载着中年妇
女，沿着高新区科学大道向东飞奔
而去……

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一起
现实的刑事案件，是被害人请
求“110”立即追捕嫌疑人的真实
场面。

警车追了大约两公里时，在科
学大道与瑞达路交叉口停在一辆

“的士”前面。
“就是他！”中年妇女还没下

车，就对着出租车里的一个男人喊
起来。

两名便衣警察迅速跑到“的
士”两边，将那个男人押上了警车。

被抓的是什么人？
他的名字叫黄熟狗，39岁。

冒充领导
今年 4月下旬的一天，黄熟狗

就要被解除劳动教养了，这时，“狱
友”许多祥叫住了他，并偷偷地塞
了张纸条，内容是，希望给许的前
妻打个电话，让前妻看在孩子的份
儿上，给他寄些钱用。

“狱友”还写下了他前妻胡女
士的名字及电话号码。

黄熟狗打通了胡女士的电话，
“骗她说我是许多祥的领导，许多
祥有病了，需要 300元钱外出看医
生，请她把钱拿来由我转交。”

很快，黄熟狗从胡女士那儿
拿到了 300元，还让她充了 100元
话费。

见钱很好要，黄熟狗骗胡说，
他最近要往省公安厅提拔，将来可
以帮胡的儿子上警察学校。

他还说可以保许多祥提前出
来，需要5000元。

5月8日上午9时许，胡爽快地
把钱给了他。

当时，黄熟狗没有开车，又
没有带工作证、警官证，让胡有些
怀疑。

胡女士有些醒悟，她掏出手机
拨打了110。

这样，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那幕
场景。

从重处罚
昨天，高新区法院认为，黄熟

狗行为已构成招摇撞骗罪，且系冒
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应对其从重
处罚。

另外，黄熟狗系累犯，故从重
判他1年零3个月。

线索提供 陈安利 薛灵

尉氏县来郑州打工的薛老汉坐16路公交车
下车，还未站稳车就跑了，老汉摔倒后不幸死亡。

司机后被判刑1年。老汉家属将车主、16路
公交车所在的公交五公司和公交总公司等告上
法庭，索赔42万余元。

死亡赔偿金按农村标准还是城市标准赔，法
庭争议很大。

今年7月1日起，侵权责任法实施，此案的死
亡赔偿金标准以及索要精神损失赔偿都会因这
部法的出台而有所影响。 晚报记者 鲁燕

老汉下车摔死，司机获刑一年
2008年，尉氏县60岁的薛老汉只身一人来到了郑州。
他在一家技校后勤部干活，待遇是包吃包住每月700元。
然而，去年 6月 5日晚上，薛老汉坐了趟 16路公交车，

再也没回到他工作的学校。
“俺孩他爸一个大活人，坐个车就没命了，叫我咋接受

得了。”薛老汉的妻子王女士说。
起诉书显示，去年 6月 5日晚上 8点左右，薛老汉乘坐

16路公交车返回住处。
公交车行驶到江山路黄河浮桥路口附近时，薛老汉要

求下车，司机梁某就减速准备停车，车还未停下来，梁某即
打开车门。

薛老汉在车尚缓速行驶过程中即下车，受伤致死。
去年 8月份，司机梁某被判犯交通肇事罪，获刑 1年，

现已刑满释放。
据了解，16路公交车的承租人是崔某。该车在保险公

司购买有交强险、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
保险。

薛老汉死后，妻子王女士和3个儿子要求车主崔某、公
交公司、保险公司等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王女士扶养
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42万余元。

我看见老汉“很从容地下的车”
近日，惠济区法院审理了此案。
薛老汉的妻子王女士情绪一直很激动。
她说，当天半夜，“他（薛老汉）单位的人打电话说，他

没回去，问是不是回家了。我说没在家，后来家中的亲朋
好友都出去找，没想到第三天，在太平间找到了人”。

薛老汉到底咋死的？
法庭专门请来了当天和薛老汉一道坐车的宋先生。
宋先生说，当晚8点左右，16路车走到事发地附近时，

车上也就三四个人。其中他和薛老汉坐得很近。
“我问薛老汉到哪里下车，薛说了一个站名。我一听，

忙提醒他‘这站早过去了’。”宋先生说，薛老汉就跟司机梁
某说，“我坐过了，要下车。”

这时离站牌还有几百米。梁某就摘了挡位一直让车
滑行，同时把车门也打开了。

此时薛老汉就站在门口。车还没有停稳，薛老汉就下
去了。

宋先生听到“嘭”的一声。司机仍开着车一直往前走，
“我愣了三四秒，大喊快停车，摔倒人了。”宋先生说，此时
车已经开出了100多米远。

宋先生跟梁某一块跑回去，薛老汉已不行了。
宋先生说，他当时看见薛老汉是很正常、很从容地下

的车。至于咋死亡的他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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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老汉在城里打工有没有一年？

关系到他能否多得十几万赔款
公交车没停稳就开门，下车的他摔倒死亡

按城镇标准赔偿金是26万，农村标准是8万


